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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and suppor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ich has a strong driving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for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of agglomeration are different. Manu-
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manufacturing power, researching the in-
fluence factors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 order to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rong realistic meaning. This arti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uizhou province, on the premise of 
understand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degree in Guizhou,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s out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manufactur-
ing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Guizhou,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n 
puts forward some proposals for development of Guizhou provinc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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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依托，对于区域的经济增长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针对不

同地区不同产业，其形成集聚的影响因素各有不同。在制造强国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制造业的产业集聚

影响因素，以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贵州省为例，在分析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

聚度的前提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找出该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并据此从产业

集聚的角度，针对贵州省的制造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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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指出接下来要大力实施“中国制造 2025”，
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推动制造业加快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基石，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基于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规

模经济，决定了产业集聚是制造业进行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产业集聚的形成对于企业个体乃至整个行

业的发展都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说，产业集聚可以让中小企业实现抱团取暖，在龙

头企业的带动下，实现资源共享，获得外部经济，减少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小企业生

命周期短的窘境；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说，通过产业集聚带来个体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行业进一步壮

大，提升产业整体的竞争力。 
综上，可以看出产业集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带动作用。通过文献的收集整理，可以发现

产业的集聚影响因素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为了提高贵州省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和质

量，需要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促进贵州省制造业集聚的形成。但是就目前来看，相关研

究多是以行业为区分，从国家层面进行分析，对于特定地区的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展尚不完善，

对于贵州省产业集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2. 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研究高速发展，关于产业集聚的含义也大体一致，指同一产业在某

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1]，从产业集聚这一提法

出现，有关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便快速发展，通过“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中国对“制造业产业

集聚”的研究文献多达 1924 篇，但是以“制造业 产业集聚 影响因素”为关键词的相关文献有 786 篇。

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发现近年来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不同的主体展开。 
从国家层面看，马国霞等(2007)利用产业间集聚度指标，量化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间集聚的经济学

机制，指出纵向的投入产出关联和规模外部经济是驱动我国制造业产业间集聚的主要机制，地理邻近有

利于产业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加强，本地市场效应会导致最终需求型产业的空间集聚与规模外部经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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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累积效应[2]。尹希果(2013)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提出制造业集聚的理论框架，采用 2000~2010
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通过分析城镇规模、交通运输与制造业集聚的非线性关系

省际面板数据，得出城镇规模、知识密集度、交通运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存在正向影

响，且各因素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而信息化水平则存在负向影响[3]。赵光(2014)基于回归分析，指出

产业劳动力密集度、产业市场化度、外资利用程度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存在正向影响，而产业技术投入强

度、产业中间产品投入强度和产业规模经济存在负向影响，并指出了制造行业不同产业间的地区因素差

异[4]。 
从地区层面来看，樊秀峰(2013)从陕西省的角度出发，利用 Panel-data 模型展开实证研究，得出行业

劳动力密集度、行业增长水平、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运输成本降低对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显

著，且影响为正，而政府干预则存在较强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的影响则不显著[5]；钟亮

(2015)则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例，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指出基础设施、本地市场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

市场化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则会产生负向影响，规模报酬影响不显著，表明

不同时间段和不同集聚地区影响制造业产业集聚趋势的因素是不同的[6]；陈英葵，丁伟(2016)以技术创

新能力评价为切入点，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贵州省制造业的优势劣势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贵州省制造业

技术创新能力呈上升趋势，其中支柱型产业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轻工业和传统机械工业技术

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并提出五条相关建议[7]。 
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对于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发展较为完善，且主要集中在以具体区位

为背景的研究上，研究多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对学者研究结论的总结，可以发现，不管是从国家层面，

还是地区层面，关于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影响因素都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产业自身特征来探究制造

业集聚影响因素，二是从产业外向特征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同时，从文献分析中可以发现，对于制造

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因其特定的地理区位、市场条件

和历史因素等的不同，使得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研究都存在较大差异性。 

3. 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度分析 

目前，我省制造业已初步形成集聚，部分地区制造业发展已以集聚形式推开，为了探究贵州省制造

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推动集聚的发展，需要更好地了解贵州省产业集聚情况，基于此，本文以区位熵

对贵州省 2009~2016 制造业产业集聚度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表 1。 
 
Table 1. Concentration degree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09~2016 
表 1. 贵州省制造业 2009~2016 年集聚度 

年份 贵州制造业产值 
(亿元) 

贵州总产值 
(亿元) 

全国制造业产值 
(亿元) 

全国总产值 
(亿元) 集聚度 LQ 

2009 361.31 3234.59 53,350.1 542,522.43 1.135908 

2010 394.09 3926.01 67,695 697,744 1.034626 

2011 432.8 5090.9 69,984.4 841,830.24 1.022624 

2012 490.7 5966.52 54,036.7 929,291.51 1.414354 

2013 697.8 7357.43 59,524.4 1,038,659.4 1.654943 

2014 899 8655.87 64,397.4 1,107,032.5 1.785423 

2015 1125 10,539.62 68,905.2 1,368,905.2 2.120552 

2016 1314 11,776.73 74,412.7 1,674,412.7 2.51065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2017》和《贵州统计年鉴 201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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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熵概念是由哈盖特提出的，用来反映某产业在某一地区是否形成专业化生产及其生产效率的指

标。区位熵的计算公式如下：LQ = Xij/Zij，其中 Xij 表示 i 地区 j 产业的产值占全国 j 产业产值的比重，

Zi 表示 i 地区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从搜集数据角度考量，此处选择装备制造业代替制造业的产值。

区位商大于 1，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专业化部门；区位商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如果区位商小于

或等于 1，则认为该产业是自给性部门。 
从表 1 计算所得的区位熵值来看，我省的制造业产业基本上形成集聚，但是集聚度低，均在 3 以下。

从集聚度指数来看，我省的制造业发展相较薄弱，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处在微笑曲线的中端，技术水

平低，只能从事技术水平较低的加工；纵向而言，我省制造业虽然增速较缓，但是一直在不断发展，集

聚度在不断增强，特别在 2015 年《制造 2025》提出的时代背景下，当年我省的制造业集聚度明显提升，

在中国政府大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宏观环境下，我省制造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8]。 

4. 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模型构建 

4.1. 变量选取 

通过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发现对于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从制造业产业集聚概念、效应

出发，在其他学者关于产业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贵州实地情况，将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

因素归纳产业特征和外向特征两大方面，认为这些因素使贵州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成为可能，并据此

构建贵州省制造业集聚度影响因素变量的指标体系，见表 2。 

4.1.1. 产业特征 
产业特征主要从产业自身特征进行考量，基于制造业的行业属性，主要分为规模经济、劳动力成本

和技术要素。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从企业本身的规模和整个行业的规模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本文主

要研究各产业间的集聚状况，而只有当一个行业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形成一定的规模，形成规模经济，

这是少数个别企业无法达到的效果，因此此处用企业的个数来衡量该地的产业规模经济，以反应地区企

业的密集程度；劳动力成本，企业在最初设厂选址时会着重考虑所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情况，劳动力成

本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5]，而劳动力成本可以直接通过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进行表出；技

术要素，技术要素通常直接反应一个企业的技术水平，通过研发强度表示企业的技术水平，再通过 R&D
支出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示一个企业的研发强度。 

4.1.2. 外向特征 
外向特征则从企业的外部环境的角度出发进行探究，以前人的文献为参考，主要从交通基础设施、

产业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行为四方面进行考量。交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用公路密

度来表示，等于公路道路里程与该省面积的比值[9]；产业市场化水平，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

一个地区的产业市场化水平与产业集聚程度成正比，而产业的市场化水平较难判定，本文通过衡量经济

开放度来衡量产业的市场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很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基

于全球化背景下，受到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影响严重，现有的文献也多对其进行了研究，一般情况，该

指标越大，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政府行为，政府通常通过控制国企来保护本地经济，通常，国企产值

与地方政府控制强度成正比[10]。因此，此处选择国有产出的比重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 

4.2. 模型设计 

本文选择贵州制造业产业集聚度为被解释变量，根据上述对贵州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

设立计量经济模型对贵州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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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Y X X X X X X X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Y 是被解释变量，表示贵州省制造业行业的集聚程度， 0β 为截距项， 1β 为待估参数，ε 为随机误差

项。 
 
Table 2. Influencing factor variables of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degree 
表 2. 制造业集聚度影响因素变量 

 名义变量 操作变量 含义 代码 

产业特征 

规模经济 企业个数 省注册登记的制造业企业数量 X1 

劳动力成本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省第二产业在岗职工得到的劳动报酬的平均值 X2 

技术要素 R&D 强度 省研发活动(R&D)的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GDP)
的比重 

X3 

外向特征 

交通基础设施 公路密度 公路道路里程与该省面积的比值 X4 

产业市场化水平 经济开放度 省地区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X5 

外商直接投资 FDI 省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制造业企业工业总产值

占制造业工业总产值 
X6 

政府行为 国有产出的比重 国企产值占行业总产值比重 X7 

5. 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2009 年是我国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十一五期间，贵州省提出要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

加快贵州省制造业发展，从十一五开始，贵州省加快推动制造业发展，基于此，本文选择从十一五末期

至今近 7 年贵州省制造业行业整体的数据，考量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现状，并基于此展开进一步探究，

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工业统计年鉴》和《贵州统计年鉴》。其中，工业总产值指的是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以制造业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量，利税率考量的是销售

的利税率，R&D 经费用工业数据近似替代制造业，2016 年贵州省制造业的省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制造

业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用五年的均值替代，2009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工业总体为计算依据。 

5.2. 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可知，贵州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有大量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提取七

个自变量，系统的分析贵州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基于定性分析会使得信息重复，一方面数据过

于庞杂，另一方面会影响分析结果，而多元回归分析是研究多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方法，基于此，

本文选择多元回归分析法运用 SPSS22.0 软件对贵州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评价。 
 
Table 3. Model summary 
表 3.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调整后 R 平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1.000a 1.000 . . 

a. 预测值：(常数)，x7，x4，x3，x6，x2，x5，x1。 
 

表 3 中的 R 是负相关系数，用于衡量所构建的模型中所有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线性回归关系密切程度，

一般情况下，取值越接近 1 则表示变量间的线性回归关系越密切，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到 R 以及 R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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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均为 1，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好；标准估计的误差值主要是对所建立模型预测因变量的精度进行说明，

一般而言，值越小则表示建立的模型效果越好，表中标准估计的误差值为 0，即表示该模型效果很好，

可以继续下一步分析。 
 
Table 4. Analysis of variance table 
表 4. 方差分析表 a 

模型 平方和 df 平均值平方 F Sig 

1 

回归 2.039 7 0.291 . .b 

残差 0.000 0 .   

统计 2.039 7    

a. 因变量：y；b. 预测变量：(常数)，x7，x4，x3，x6，x2，x5，x1。 
 

表 4 的方差分析表中，可以看到其概率 P 值为 0，远小于 0.05，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所以该模

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即七个变量与产业集聚水平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Table 5. Regression coefficient table 
表 5. 回归系数表 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B 标准误差 Beta 

1 

(常数) 1.585 0.000  . . 

x1 −0.164 0.000 −0.305 . . 

x2 0.796 0.000 1.476 . . 

x3 −0.083 0.000 −0.153 . . 

x4 −0.195 0.000 −0.361 . . 

x5 0.056 0.000 0.103 . . 

x6 −0.189 0.000 −0.350 . . 

x7 0.367 0.000 0.680 . . 

a. 因变量：y。 
 

从表 5 给出的回归模型的常数项和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得到如下的回归方程： 

1 2 3 4 5 6 71.585 0.164 0.796 0.083 0.195 0.056 0.189 0.367Y X X X X X X X ε= − + − − + − + +  

5.3. 结果分析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明显看出各变量对贵州省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

劳动力成本、政府行为以及产业市场化水平都对贵州省的产业集聚产业了显著地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

逐渐减弱，劳动力成本的影响程度最大，这与我省的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相关，使得劳动力成本成为

制造业集聚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因贵州省制造业还处于不断上升发展的阶段，需要在政府的大力

扶持下，通过招商引资、政府投入等措施推进制造业不断优化升级，因此，政府行为同样存在较大影响；

此外，一个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市场化发展越好的时候，越能提高更好的发展环境，从而推动制

造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 
规模经济、技术研发、交通基础设施和外商直接投资则对集聚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贵州省发

展实际出发，目前的贵州省制造业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属于微笑曲线的两端，技术性不强，所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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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发展实际下，规模经济和技术研发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显现，需要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的基础

上，再增大相关投入，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研发投入带来的正向效益。交通基础设施的负向影响不符合

一般文献研究，可能是所选取的操作变量过于单一，未能很好地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进行呈现。此外，

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影响与其他文献研究相悖，但是也有樊秀峰以及冉元元在分别对陕西和浙江省的实

证分析中，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不够显著的结论，从贵州省的角度出发，受其区位和行业特征的制

约，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得以充分利用，益处尚未得到发挥；而政府控制越强则对产业集聚越不利。 

6. 结论和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了解了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更好地把握住了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此

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6.1. 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提高产业进入壁垒 

制造业的发展势必要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才能走得长远，这要求企业要能够调整战略思维，意识到

先进技术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将先进技术研发写入企业的战略发展中，从而加大企业对技术的研

发投入力度，不断进行创新[11]；同时，贵州省各企业应该紧抓大数据这一发展机遇，实现信息技术和制

造业的融合，告别传统而低效的人工依赖，转而以机器生产替代，进行高效精准的生产作业，最终实现

制造向“智造”转变。企业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能够帮助产业实现产业

链延伸，吸引企业进入产业链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能够助力企业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其他企业

进入的壁垒，避免产业内产生过大的竞争。综上，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程度。 

6.2. 实现政府引领，发挥协同效应 

贵州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政府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区域活动实行常态性调

控来影响地区企业经济活动，通过政府有形的手能够解决市场自发调节出现的问题，从而帮助促成产业

集聚的形成，因此，政府需要对园区规划进行引导，通过规划，引导企业在协同效应的带动下，进行专

业化生产，获取规模经济带来的效益，同时，对于市场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处理，在产业发展趋

于成熟时，便能主动吸引产业上相关企业进入链条，不断提升产业的集聚程度。 

6.3. 专业化分工基础上，打造龙头核心企业 

企业进行专业化分工，能够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但同时，还需看到打造龙头核心企业的重要性。

贵州省制造业集中度不高，关键还在于没有意识到大企业的带头作用，没有实现产业链的延伸，特别是

在制造业中，一个龙头产业的存在，往往能够带动一整个产业链的相关产业集中发展，助力地区龙头企

业的打造，围绕龙头企业，进行产业链条配套，从源头上改变中小企业各自为营的局面，通过核心企业

带动，实现集中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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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表 1. 原始数据整理 

X1 X2 X3 X4 X5 X6 X7 

749 28245 0.005603 8092.38 0.023729 0.00982 0.278868 

1028 31458 0.004276 8607.97 0.02852 0.028474 0.278868 

1347 37331 0.004391 8958.55 0.034665 0.004098 0.084182 

1640 42733 0.004580 9340.11 0.045494 0.000813 0.09802 

2300 49087 0.004221 9795.48 0.052562 0.002960 0.089232 

2714 54685 0.005966 10165.3 0.062142 0.000166 0.079355 

3282 62591 0.005913 10581.27 0.058689 0.000969 0.079355 

5047 66279 0.006233 10877.52 0.02653 0.000856 0.061166 

 

附表 2. 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值 

X1 X2 X3 X4 X5 X6 X7 

−1.06936 −1.30305 0.53041 −0.02945 −1.17271 0.39585 1.60969 

−0.87235 −1.07434 −1.01609 0.12179 −0.85728 2.33879 1.60969 

−0.64709 −0.65630 −0.88207 0.22463 −0.45272 −0.20014 −0.51154 

−0.44019 −0.27178 −0.66181 0.33655 0.26023 −0.54229 −0.36076 

0.02586 0.18051 −1.08019 0.47013 0.72556 −0.31867 −0.45651 

0.31820 0.57898 0.95345 0.57861 1.35627 −0.60968 −0.56413 

0.71929 1.14173 0.89168 0.70063 1.12894 −0.52604 −0.56413 

1.96563 1.40425 1.26461 −2.40289 −0.98830 −0.53781 −0.7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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